本檔案未經整理
譯後感之後感                                                                谷寒松

在我們進入討論之前，我願意向若水費時費力地翻譯臺灣地方敎會使命的再反省這篇長文表示真誠的謝意。因爲她的機敏，使她在翻譯的過程中，引起一些思想，並事後她以清晰的文筆把她的反省表達出來，我也表示欣賞。由於在臺灣地方敎會中所有的許多而複雜的理由，好像沒有很多真正的神學討論，以及切實的辯論，使這件事情變得更令人讚賞。所以，我們以極大的喜樂和開放的態度，把她的反省視爲進一步追尋和交換意見的機會。

首先，翻譯者把作者列入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神學家的行列之中，至少是指追隨這樣的思想路線。不過，這確實是我從未想到的事。事實上，一九七九年一月，我曾在斯里蘭卡參加亞洲第三世界神學家會議。在這次會議中，解放神學是一種時尚。但是，也證實在這次會議中，我們清楚地說出對解放神學以幾乎與受壓迫的人認同爲出發點，我們有所保留。我從未以解放神學爲我的嗜好。

第二，在我寫臺灣敎會使命的再反省時，從未以一個外來者自居，至少在我內心最真誠的地方是如此；而是以一個圈內人的角度寫成。翻譯者可能對一位不是生在中國的人，對他自己國家所做的批評太過於害怕。我想在一個居住在此國家僅數星期的新聞記者所做的批評，以及一個把他全部的愛情和精力投身爲中國人民而奉獻所做的反省之間是有所差別的。

第三，爲了進入事情的核心，可能應該問一個問題，翻譯者在她反省中曾說：「臺灣之大患不在於外交、政治或敎育有形的制度上，而是中國百年戰亂之後，民心的疲憊，以及當前島國偏安中人心的墮落。」這種說法是否真實觸到了現代中國中心而基礎的問題。在我花了二十年時間研究中國的歷史以及它現代的處境，讓我覺得翻譯者並沒有對中國許多問題做了足夠深刻的解釋。在說明「敎會是一個先知性的團體」的時候，翻譯者曾把許多不同的意識型態做了簡短的介紹。正如翻譯者所說的，這些意識型態是現代中國人思想以及價值系統的基本背景；它們導致了中國人廣泛不安和消沉的感覺。換句話說，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它好像是翻譯者最終極的精神，和理性的枷——可以有四個主要的特性。(當然，這四個特性並不意指包含一切東西)傳統的中國世界是：

—— 一個完整、整體生命的世界。

—— 一個一體的世界。

—— 一個直觀以智慧爲中心的世界。

—— 一個理性化的世界。

—— 一個以人文爲中心的世界。(此處，人意指全體的人類，而並非每個人。)

而正是這世界所有最基本的基礎與一個不同的西方和基督信仰的世界相遭遇。後者是：

—— 一個變化的世界。(在歷史的過程中走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但會有一個末世的希望。)

—— 一個對話的世界。(在其中，你我之間的召叫和反應是最基本的。其中心的價值，是把人視作自由而獨特的主體。)

—— 一個分析性而系統的世界。

—— 一個具有啟示和先知話的世界。常對人的理性，在他思維的過程中關閉的傾向，提出挑戰。)

—— 一個以基督爲中心的世界。

現在中國最基本而中心的問題，似乎是這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及價值系統的遭遇，以及互相的排斥和吸引。傳統的中國世界，對先知話的因素，不甚表歡迎，是可了解的。因爲，先知話基本上是與基督信仰世界中的啟示基本上相連的，如果敎會願意成爲基督徒的團體，它是否能夠因爲先知話與中國傳統的世界觀不相和諧，而就把它擺在一邊呢？翻譯者好像在說，生活的見證就能滿全先知使命的功能，這是真的嗎？這是一個有問題的假設，在聖經和敎會史中，幾乎找不到什麼證據。只要在基督徒忠實於天主之國的信息而努力生活的地方，先知的話在人類的團體中，就有一個不可代替的地位。先知們是各不相同的。他們過去時常受到迫害，今日亦然。因爲他們對現狀常提出挑戰，而一般老百姓却傾向於安頓在既有的觀念、價值和生活的方式中。

先知性的團體的工作，是指出在一個社會中的觀念、假設、原則、價值觀所包含的基本的暗流。爲的是使這同一社會能向前邁進到一個日漸改良的人類世界。在拙文的「敎會是一個先知的團體」的一段中，曾對這樣的工作做了一個初步的嘗試。我驚訝爲什麼翻譯者認爲這些反省是與社會真實生活不相關且顯得抽象？爲何翻譯者稱在臺灣許多不同的意識型態是結果，而非原因？除了這些意識型態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是現代中國危機的來源呢？除了這些意識型態以外，還有什麼在塑造臺灣的現在形式呢？

無疑地，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交談。這些問題是多面性而複雜的。真誠地交談將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問題的真實本質；也能夠使我們在進入行動時，更真切地找到問題的重點。

原始民族的記憶法與以色列人的口傳傳統                                         王敬弘

一九八二年八月，我有機會聽了一次菲律賓著名的民俗學家Alejandro Roces 在演講中所說的一段話，使我對以色列人的口傳傳統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肯定。

有一次，他到菲律賓碧瑤附近的山區去訪問Igorot 民族。這個民族的文化發展程度相當的低，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文盲。當他開始向一些土人詢問他們的風俗習慣時，這些土人就建議他去見一個村中的人物。他們說：「這個人知道有關我們這個族的一切事。」他聽從了他們的忠告，就去探訪這個人物。當然，也有許多人因着好奇心而跟隨他去了。當他找到這位先生的時候，發現他也是一位文盲，可是，他關於這個地區所有土人的歷史都知道的非常地清楚。不但如此，而且他知道每一個人的族譜，可以上溯到十八代祖先。所以，族中的任何一個人，如果在血統關係上發生了困難，都來找他加以澄清，當這位Roces先生詢問這個電腦土人的時候，開始把聽到的一些話，用紙記下來；可是，每當他在紙上寫下一些東西的時候，周圍的人就開始笑起來。經高二、三次之後，他就好奇的問這位電腦先生他們爲什麼笑。那位電腦土人就說：是因爲你把東西寫下來，這樣你一定記不住，所以他們才笑你。這就引起Roces 先生問他能記得那麼多事情的秘訣何在。出乎意料之外的，電腦先生最開始給他的答覆是：「最主要的是我不認識字。」結果他就解釋說：「因爲我不認得字，所以我不能依賴我腦筋以外的任何東西、任何文字去記憶；如果我想(下轉P.102)記得任何事物、名字和時間，我就必須操練我自己的腦筋，而刻意地去把它記住。第二，因爲我不認識字，所以我吸收進來的資料是非常單純的。我不會因爲報紙、書籍而填進來一大堆資料，超過我腦筋願意記憶的數量。凡是我所願意記憶的事，我就按照某一種方式，把它加以整理，深深地記在我腦中。這樣，就很不容易忘記了。而且，這種方法並不是由於我才開始的，而是從很古遠的時代已經建立了這種方法。在村中至少常有一個人能夠記得有關這個部落每一個人重要的事情，以及他們的族譜。」

聽了他這個演講之後，我深深地體會到，聖經的許多資料，在寫成書以前，以口傳的方式保留下來是完全可能的。例如舊約中以色列人的始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十八世紀初葉或中葉，經過了依撒格、雅各伯和他的十二個兒子，這時他們在十七世紀中葉，爲逃避災荒而到埃及，他們在埃及居留了四百三十年左右，大約在公元前一二四O年，由梅瑟帶領逃出了埃及，到公元一二OO年左右，進入了現在巴勒斯坦地方(當時稱爲客納罕地)。

我們可以說，以色列人在定居巴勒斯坦以後，才慢慢有書寫文件的出現，所以有關以色列人祖先五百多年來的歷史，一直都是用口傳的方式，在以色列民族中保存下來，直到以色列進入一個比較安定的農業社會時期，才把它們筆之於書。以色列人的情形與Igorot民族的情形相當相似，他們在進入巴勒斯坦以前，大約也只有言語，而沒有文字，也就是說他們是文盲。他們如果要記憶什麼，完全要靠自己的腦筋。他們那個時期絕對沒有印刷物，當然也沒有任何一種大眾傳播工具。所以他們輸入的資料是非常簡單而稀(下轉P.112)少的。他們可以用講故事或歌詠的方式、把他們祖先的故事一代一代的流傳下來，並相當仔細的保留它原來的面目。不過，這並不否認，在這個流傳中間，沒有任何方式的改變。但其基本的歷史核心事實，一定會被相當仔細而精確的保存下來。

我們也不要疏忽，無論是當時的原始民族，或是我們今天生存在資訊科學發達的現代人，我們運用我們記憶的時候，都有一個基本的法則，平常我們不會把每一件事的每一個細節都記載下來，因爲這是電影機或錄音機式的記載。人不是一個機器，人常常選擇他的記憶。當我們經歷一件事的時候，如果我們記得一些其體細節的話，是因爲它對我們有特別的關係，或是有深刻的意義。歷史並不是對事物經過、大小細節一律記錄。人的歷史常是記載這件事情對人有什麼意義，所以在人記錄它的時候，無論是古代的原始人，或是現代人，都按照自己的意義、觀點而有所選擇。此外，我們也都注意某些事實的意義會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所轉變，例如，一個人準備考試的期間，他對這段生活的記憶常是許多辛苦、困難和煩悶。可是，當他一旦成功的通過考試以後，這些痛苦的記憶，對他來講就無關重要了。此外，在一件事情的發展過程中，某一個具體的細節，它的重要性可能增加，可能減少，或者變成有多重不同的意義。

以上這種意義的增加或轉變，在福音形成的口傳階段就有很顯明的例子。例如，耶穌原來講的一個比喻，並沒有把它仔細的加以解釋。門徒們記了耶穌所講的比喻，可是後來耶穌復活升天以後，門徒們慢慢在敎會實際的生活環璄中，體會到耶穌的比喻與他們日常生活、信仰生活的經驗有了一個實際的關聯。在(下轉P.122)初期敎會的宣講中，耶穌原來講的比喻和這些後來的發展，也被連在一起宣講了；等到書寫後來福音的時候，這後來的發展就變成耶穌對門徒們解釋比喻所有的意義了，這也是近代聖經學家對福音形成經過時所肯定的。

以色列人在定居巴勒斯坦以後，雖然有了文字，但是由於書寫的工具、筆墨、紙張都很昻貴，書寫的技術也很困難，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書寫的能力，即使以聖保祿而言，他雖然受過相當高深的敎育，能夠讀書，但他自己並沒有書寫的技術。他的書信都是經他口授，而另有人寫成的。偶爾，他用自己拙劣的書法寫一兩句親筆問候大家(哥四18)。由於這種實際的處境，在經師敎授門徒的傳統中，口傳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幾百年經師傅授門徒的傳統中，自然會發展出一套幫人記憶的口傳方式。在經師傳統中流傳的一句俗話，就是：「好的弟子像是一個不漏水的桶」。這表示他能夠把老師所說的話全部都記下來。以前我總認爲這似乎太困難了一點，但是，有一個實際的例子，以及我想一想，有很多人能夠過目不忘，難道就沒有人能夠過耳不忘嗎？

由於這個現代半開化民族的實際例子，使我對以色列人中口傳傳統有了新的肯定和體認，我也願意把它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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